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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背后的故事
作者：詹姆斯.玛呼

译者：Z.SI.GP

源自最早的那些记忆，我相信自己是一名艺术家，尽管我无法界定会是什么

类型的。11 岁前后，我认为自己会成为一名画家。然而，在大学学习艺术期间，

我发现自己可以结合起我所热爱的视觉艺术、音乐、写作、诗歌、哲学，运用它

们来共同地讲述一个故事。

那个时代，即便对于学者和梦想家们，“跨媒体故事讲述”都是一个陌生概

念。影视制作是跨媒体故事讲述的典型代表。出于某种原因，对我而言，影视制

作看上去太过事如其名。我想要某种更抽象的形式，来表达我头脑/心智中的主

题。所以，我开启了一趟旅程，去创作一个当代神话，而这最终被知晓为了“造

翼者”。

18 岁左右，我开始构想这个神话宇宙应该如何地呈现。它将包含在一种故

事讲述中，故事的展开会经由一系列小说，每一部都围绕着“主权性积分态”这

个哲学概念；当“造翼者”（神话）完全确立后，我将写作一篇论文，来描绘这

个内嵌于“造翼者”（神话）中的核心哲学概念。这就是 2021 年以多种语言发

表的《主权性积分态》论文。

在这个支撑性/包罗性的故事中，“主权体”是主角，“积分态”则是舞台，

舞台之上，主角对抗着它的两个主要对手：时空二元性和文化性的分裂幻觉。主

权体意识到，当作为单个生命期内的单体身份时，它所栖息的那个世界，仅仅只

是一个“舞台”。真相则是，它实存于一种规模无限的时空二元性内，在其中，

全部生命结合成一种智能与意志的融合物，运作得就如同受控于单一心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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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单体身份——人类存在体——沉迷于舞台，主权体却在观察、学习、

进化着，这个过程伴随着主权体所辖人类生命的每一次迭代，实际上，是伴随着

它所体验和表达的所有生命形态的每一次迭代。主权体意识并不只限于较高的生

命形态，甚至不只限于地球。

这就是造翼者神话的关键，但跟所有神话一样，这个点也是不易理解的。它

的传递经由了隐喻和事实虚构，这些可无法被说成是“真相”。表述“真相”就

需要排出“虚假”的事物，可真正的“真相”却是：每一个事物都被互联着，都

属于我称之为“积分态”的这个意识的一部分。逻辑上讲，在整体性中，并不存

在真与假，仅仅只存在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”。

主权体需要去“开垦”一直被它废弃的积分态，废弃是因为它总是低着头、

睁大眼，凝视着时空二元性。正是在这样的时刻，主权体变得如此巧妙地分离出

了自己的“积分态”自性，以至于变成了某个群体的一部分。变成了“个体、众

体、全体意识”中的“众体”的一部分。然而，存在于时空二元性内的“众体”

之中时，人类性1变得知觉不到“个体”和“全体”——主权体和积分态。

我们的人类性在基于相似性的网络中来形成关系。一种共享信念基于“幸存”

而被形成。“幸存”是分裂性-思维。“我们”对立于“他们”。这些原则成为

了我们的真理告知者。它们创造出了“众体”，可在潜意识里，经由直觉和想象，

我们知晓主权体意识的存在，也知晓主权体意识属于一个整体：积分态。

有时候，群体很小，比如家庭。其他时候，群体则规模巨大，乃至于整个国

家。这两者之间，则存在着学校、宗 教、以及庞大等级制度中的其他人造组织，

它们成为了我们的真理提供者，而我们则选择着，哪些真理共鸣于我们，哪些则

1 人类性（原文注释）：人类性：身体、头脑心智、情感、伊格自我和潜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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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。不共鸣的要么被抛出舞台，要么被礼貌地分流向出口。它们遭到驱逐，这强

化了我们那根本性的分裂感。

这个故事的主角处于这样的意识状态：意识的实存性横跨了时空二元性内的

无数生命期，而意识则俯瞰着无限的时空，化身和学习着。我选择将这个意识称

为主权体，主权体既是指“我”，也是指“我们”。这里的“我们”是指：主权

体是其所辖各个生命期的混合物；“我”则是指单个生命期。

我们的身份是单个生命期，一个生活于 21 世纪初的人类存在体，但这并非

我们的真实本体。这是我们时间性的暂存身份。我们有着无限数量的暂存身份，

每一个背后都是主权体，“主权体”这个“我”，即是（上段提到的）“我们”。

“我们”是一组“单体身份”——任何一个都存在于单个生命期内的 80 亿个片

刻中；“我们”又是“一体”的，是我们曾经活过、正在活过、将会活过的全部

生命形态及全部生命期的全部时刻的总和。我们拥有一个存在主义的本体，裂解

于整体之外，又依旧是整体的一部分。

在这两种存在状态——主权体和积分态——之间，横亘着“众体”的等级

制度。“众体”是一条分裂之路，在其间，我们变得习惯去归属于一个群体，可

能是家庭、宗教、种族、或是其他。

在我们时间性暂存身份的表面之下，我们的人类性能够感知到主权性积分态

意识。这在潜意识中完成着，就经由我们暂存身份中的各个激活点。这些激活点

会（非预期地）出现在“众体”的等级制度内。通过生命中的这些点，我们能够

转变方向，并感觉到扩张。一种正在回归我们天性自己的感觉，而且，曾经习得

的所有适应性改变都被搁置一旁，以便展开一段全新的学习期。

无论等级制度内的真理讲述者们，如何延续或发展前辈们的信念和神话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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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都远不只是一种时间的产物。然而，我们对于该真相的知觉，却受阻于时空二

元性和分裂文化，它们驱动着我们为了幸存的目的而在等级制度内寻求庇护。这

就是“造翼者”神话的精髓，它提供了进入该真相的多重视角，大宇宙的诸世界、

灵性哲学、抽象的超现实主义绘画、音乐、诗歌、故事讲述。

18 岁时，我并未立即掌握这个故事的全部细节。细节们总是在我需要它们

时才来到。我是一个故事讲述者，编织着关于主权体的故事，以及在时空二元性

的舞台之上，人类生命的有限跨度之内，主权体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主权性积分态。

艺术是该故事不可或缺的部分，因为艺术能够表现出这种意识，并在地球上给予

它一种象征性的描绘。

另一方面，科学正奋力去看入这些非物质的、超自然的世界，这些世界远远

超出于我们世界之外，超出了我们舞台之外，让我们无法相信它们，除非是基于

宗 教神话或药源体验，而短暂探入它们的回声中。科学仪器是基于我们的舞台

而构造的，它们又怎么可能望向舞台之外？现在还没有“望远镜”能望出我们的

物质性“舞台”之外。

对于“超维度望远镜”的构建，科学界的态度暧昧不明，即便那镜头仅仅只

是纯粹的数学。数学将尝试创造出一系列强大的数字，简单到几乎任何人都能通

过一段文字而明白它的含义。然而，那仍旧是一套数字和符号，太过抽象而无法

获得体验，进而无法带来理解，从而也无法进入意识。

数学不是意识。它是一个看入意识结构的镜头。它就像“超维度望远镜”的

镜头，看到了一个独一无二意识的可能结构，并能做出假设：该意识可能被互联

着其他意识。主权体意识要被体验，无法通过科学、数学、宗 教、信仰、毒 品、

公式、咒语、冥想、或书籍。存在于人类性中时，对它的体验，被保留给了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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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想象力和直觉。这 2 者就“寄存”在我们的更高头脑/心智和心脏中，然后被

带到我们生命的表层来作为激活点。

宗 教、哲学和灵性创造了神话，来描述那超出我们共同创造出的舞台之外

的事物。科学和数学通过仪器和严谨的理性，正在做同样的事。事实上，这两个

领域的每个人都参与进了关于我们起源的自我-探索。他们就像分别始于山的不

同侧来挖掘一条隧道，在显意识知觉之下，他们正计划着如何在途中某处相遇。

唯一的真正问题是，相遇是初试即达成，还是需要后续数量未知的更多尝试？

当我开始作画，几年之后，我发现了“哲学”，这是一个缓慢的体认过程，

我体认到了那些儿时就理解，但缺乏表达手段来清晰表述的事物。我不得不发明

一些概念，像是“主权性积分态”和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”，只因为这些并

未被收录进我所读过的宗 教、哲学或灵性书籍。

接着，我将这些概念翻译成艺术、音乐、诗歌、绘画和故事，这些就变成了

主权体在我的世界里穿着的“衣服”。我决定分享我的故事，则是因为我没有找

到任何类似于它的。我推测，自己的匿名作品会保持为小众，低调，仅仅经由他

人传播，但我也知道，经由他人，它能够生长，而且是全球性地生长。

我想强调的是，我只是一个个体，一个故事讲述者，想要鼓励人们去思考自

己那超越了单个身体、单个生命期、单个名字的身份。这个行星拥有近 80 亿人

口、700 多种不同语言和 4000 种宗 教，很难去真正地理解，我们在物种层面

是作为一个集体意识而存在和生活的。

挑战就在于如何讲述如此宏大的故事，又不让人们迷失方向。我的答案是：

通过“跨媒体”来艺术性地讲述，跨媒体提供了不同的门，一个人可以穿过它们

进、出于故事；并不去试图讲述宏大故事，而是去讲述最微小、最个人化的故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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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许读者的头脑/心智与心脏被投入到并不专属主角的故事中。

通过艺术养活自己的艺术家，通常会转变自己的艺术去引发特定市场的兴

趣，并响应该市场的规模、趋势线、关联性、以及对艺术家愿景的尖锐评判。“主

权性积分态”的艺术并不意图引发任何人的兴趣。相反，它的目的是去搭档于暂

存身份——单个生命期的人类性——将其牵引向艺术本身，它就仿佛一位母亲，

在将孩子搂进怀里。它就像是在以“无限性”和“全体性”来增强这个暂存身份。

仅仅一点点微光就能开启这扇门。一旦门打开，我们就能将它开得更大，主

权体将进入，暂存身份也将进入，正是这种情况达成了主权性积分态意识。2 者

将逐渐结合。2 者将变成“我们”，一种搭档关系就此诞生。

在这个场景中，所有那些圣人、救世主、天使会出现在哪儿？科学家和数学

家会出现在哪儿？所有的哲学家和灵性老师会出现在哪儿？他们全都留在等级

制度中。留在“众体”中。他们是向暂存身份讲述暂存真理的人。他们是桥梁，

跨接起了主权体与积分态、个体与全体。

他们是美丽的桥梁——群体意识的马赛克画。他们是接口界面，我们能运

用来勘探更远的世界。然而，在某个时点，我们将穿越这座桥，我们将看到桥的

本来所是，再不担心它的消失，因为，我们是一个整体的必不可少的积分性部分，

而我们清楚这一点。这种知晓完全不依赖实际经验。我们仅仅就是知道！我们需

要的全部只是一种表达手段。一种以想象力去看到它的方式，一种以直觉去感觉

到它的方式。

艺术是我们的表达手段。科学和数学也是。艺术会表现出那非感官证据。这

证据就被持有在我们的最深核心处，能够被我们的最高心脏感觉到，被我们的最

高心智/头脑所理解。不过，并不完全。对真理证据的追求，是一种分形化的渴



7

望，永远无法被彻底满足。然而，我们却能够将非感官证明灌注进我们的创造物，

表达进我们的行为中。

运作于对全体友善和慈悲的原则时，我们就会发现重要之事。重要的不是“证

据”上的开疆拓土。重要的是行为——将我们暂存身份的暂存创造物共享给全

体。

我创作了无数的笔触、键击、音符和文字。每一个都需要时间，它们共同构

成了一次生命期，至少是一次生命期的重要部分。我一直明白，艺术家的道路是

孤独的，因为艺术创造出自于独处。为了去理解主权体，并为它发声，我需要感

受主权体在我内里的振动，否则，就没人会相信，我所知晓之物超出了他们的已

知范畴。既然那样，又何必去听千篇一律的东西呢？

主权体的故事是一个入口通道，通往一种界定我们自己的新方式，故事作者

是个微不足道的人——事实上可以是任何人。只是碰巧是我们罢了。我并不将

我创作的任何东西视为自己的，因为当我深入这个故事时，我意识到它是属于“我

们的”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独一无二的视角，去发现我们的身份和目的：如何

将非感官证据，具象化地展现进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呼吸、我们跳动的心脏、我

们所有的人类性。

造翼者和 MOCI 是一对翅膀，讲述着同一个故事：主权性积分态，我称之

为 SOIN。这种意识是如此浩瀚，以至于它变得隐而不见——这种智能的规模和

类型都是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。任何给它穿上衣服的尝试都会带来有价值的理

解，但都不足以达成整体的理解，“不可知”就运动于整体中，并在这里拥有了

它的存在性。这就像“哥德尔不完备理论2”，真理无法被证实。不只是因为它

2 译注：哥德尔证明了：任何一个形式系统，只要包括了简单的初等数论描述，而且是自洽的，它必定包

含某些系统内所允许的方法既不能证明真也不能证伪的命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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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在无限地进化，更是因为真理只能被发现于主权性积分态意识内，而身为人

类时，我们又不知道如何去体验这个意识。

所有故事都存在一趟进入其间的旅程，也存在一趟离开的旅程。进入时，我

们不知道该期待些什么。探索这个故事时，我们也许会感受到一种共鸣，共鸣于

某种根本性的但却被我们忘记的事物——我们一直知道它，但没有话语来描述。

它的价值或许最初并不明显，但最终，一个故事将浮现出来，它如此宏大，足以

开启一种可能性，那就是：我们被互联于遍布全部时空的全部物种的各种生命形

式。

幸存和分裂已经掩藏起了这个故事，并非故意的，那只是它们固有设计的一

种结果。然而，意义，就存在于这个（隐藏）故事的情节弧光3中，而非我们的

现实时刻里。作为人类，按时空二元性计，我们大略会在一具暂存身体内存活约

25 亿秒或片刻。而那横跨于各生命期、各时空、及分形化实相中的本体，将经

由我们浮现进这个世界。这就是被嵌入这个故事中的充满希望的意义。

人类正在接近天命的岔路，在那儿，我们的技术能够界定出我们的命运，而

不只是启动它。这是一个关键时刻，因为，技术能被用以增长我们的分裂感，也

能用以提升我们对“互联”的体验和理解。正如任何人能想象到的，这 2 条道路

所引发的人类行为可能是截然不同的。

在我看来，这就是为什么，在这个时代去理解“主权性积分态”如此之重要

——这就是为什么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”正在浮出到我们世界的表面。我

们在被引导向这个根本性的哲学结构，即：在某个平衡点上，我们同时是主权体

和积分态。我们最高的心脏和头脑/心智就像助产士，助产着这种“体认”进入

3 故事弧光：电视、连载小说、连环画、动漫、游戏和电影等分集讲述的故事媒体中旷日持久、绵延不绝

且蜿蜒曲折的故事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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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的生命，来作为“意识与互联”的代理人。

这种体认的提出不是作为一个感官证据，而比较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延伸，延

展那意欲理解“整体”的集体意愿。每个物种都在自身的暂存实相中做着这事。

这件事并不属于宗 教、灵性道路、科学理论、甚至逻辑推理。它属于一个不同

的秩序结构，该秩序结构同时存在于时空之内和之外。“时空之外”不是指，还

存在“非空间”和“非时间”，“时空之外”是一种完全不同于“时空”的秩序

结构，能够实现维度的折叠/包纳，在“时空之外”，“个体”变成了“全体”，

因而，“全体”也能够变成“个体”。

“全体”无法分离于“个体”而独存。2 者天生就必然同时存在，也就是说，

一旦发现自己是主权体，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是积分态。时空作为一个物理过程，

容许了这种体认在整个浩瀚的时空中缓慢而笨拙地浮现出来。正是时空，产出了

富饶的体验和表达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穿越广大的时间跨度来进化。

作为个体，我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主权性积分态体验的吸引。然而，无论我们

获得该种体验到何种程度，那都是我们的价值观在特定时空的一种反映。如果这

种体验来得过急，我们与人类现实实相的接口界面就可能被损坏。当这体验在平

衡中被达成时，我们与人类现实实相的接口界面就会被增强，因为我们把每一个

存在都视为是：一个天然自性，正在如其所愿地收获着他们的体验，并表达出他

们自己。

“存在体”的这种秩序结构正是我们的天然状态。它的出现需要主权体和积

分态这 2 个状态创造出一种有意识的搭档关系，正是在这之后，所有的学习都变

成了“个体”向“全体”以及“全体”向“个体”的充分交互。我们存在性中的

其余所有状态都是被适应性改编的。所谓适应性改编，就是我们天然状态受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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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时空形体的“污染”，（因为）这些时空没有能力折叠/包纳起各个维度。

这些时空，一旦致密化为物质，就创造了更强的分裂和剥夺感，分裂出我们的天

然自性，并剥夺了我们去看到全体生命的天然自性的能力。

写作、绘画、作曲的艺术，是的，甚至数学，都揭示出了一个镜头，以允许

我们看到“主权性积分态意识”的回声和影子。如果在我们选择的岔路上，技术

是作为一种赋能力量，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天然的“互联性”，那么，我们就

能将“互联”锚定于人类物种内。我们就成了带有这份理解的管理员，并能互联

上其他生命。

这就是爱之新形式的诞生方式。这种形式的爱并不专属于某个物种，某个行

星，某个命运。这种爱带有一个目的。这种爱的根就是对于“个体、众体、全体

意识”的理解。而这才是真正要紧的。如果爱没有包含这种理解，它就缺失了核

心。如果核心缺位，在追寻非感官证据的道路上，即便想要获至主权性积分态意

识，找到的依然仅仅只是影子。这是因为，我们并非悬浮在冰冷虚空中的数字。

我们是振动性的轮毂，辐条则是进化中的头脑/心智与心脏的集合，它们所属于

的演化进程，是隐藏于语言或数字之外的。

一次揭示的背后，永远还存在着更多。更深之物总是存在着。我们身处一趟

旅程的中段，旅程目的地则因为时空及“众体”等级制度的分心而被忽视了。这

趟旅程的刹车是文化性的分裂幻觉，加速器则是对“互联”的理解。

我们全体，分工合作地，在我们的旅行中，运用着刹车和加速器来保持着平

衡。“全体”的进化之旅，单纯只是太过浩瀚，因而无法拥有一个愿景，甚或无

法去探测它的总体性目的。如果能够概括，并落实成语言，我会假设，它的目的

也许就是，创造出一种更高的和谐，而方式即是去理解“我们之是谁”：我们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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拥有单个生命的个体，我们是下辖无限生命的主权体，我们是积分整合于“全体”

的积分态，而且，我们将这些身份校准为了搭档关系，即便我们还不理解它们的

总体性或终极目的。

就我对该故事之深度的挖掘而言，在一次暂存的生命期中，我们依然保有着

另一个身份，我们的天然自性，它被体验和表达所锻造着，并被永远地编码在我

们的主权体内。我们的天然自性并未溶解进大自然或“全体性”中。相反，它存

在为了主权体（分形化的天然自性）和积分态，并跳跃于这 2 种秩序结构之间，

永远都在基于对侧的实相来教导和学习本侧的实相，从而获得更深的洞见，更广

的视野。

对我们中的一些人而言，是时候展开自我教育，移除掉自己那适应性改编的

时空二元性接口界面了。是时候解开“分裂”的枷锁，挣脱掉“分裂”对于我们

个人以及全人类的历史的顽固监禁。是时候担负起“元-意识”管理员的责任，

“元-意识”永远都需要有人来扮演未来探测者和过往疗愈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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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唤醒我们的

注：下面说法应该是合情合理的：在很多方面，《故事背后的故事》也是基于跨媒体的，它自然也拥有关

联的艺术。因而，这份文档就包含了美术和音乐。高清音乐可在 MOCI.life 网站免费下载。技术上讲，所

有的 MOCI 艺术（包括这个故事）都能从 MOCl 网站下载高清文件，且完全免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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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出我们的“健忘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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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内在的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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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理的诠释者/口译者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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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分态的复杂精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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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的剧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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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识的进化


